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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7月21日，一篇

署名“戴廷远”、标题为《在
祁阳县公安局某些领导和干
警心目中 “法规算个×”？
“人大代表算个×”？———一
个现任基层党组书记、县人大
代表的血泪控诉》 的控告信
!!"#$ %&'()*"，现

身于祁阳信息网、永州政府
网；2006年 8月 1日，该信再
次在湖南红网上发布，随后此
帖被一些网民转发于全国各大
网站。与此同时，一篇题为《强
烈呼吁罢免祁阳县公安局刘和
平局长职务 彻底肃清祁阳县

公安队伍》!!"#$ +,

-."的帖子与《血泪控诉》一
起，在各大网站广为流传。

据调查，戴廷远是祁阳县
乡镇企业局、民营经济发展局
的党组书记，五十出头的他，
因工作负责，深得当地群众的

好评，被选举为祁阳县的人大
代表。

2006年初，祁阳县锦江
投资有限公司实施破产还债，

口碑甚好的戴廷远受托担任
破产清算组组长。2006年 4

月 12日，清算组决定将锦江
大酒店面向社会出租。《招租
公告》发出后，祁阳县公安局
行财股股长陈剑英来到清算
组，表示欲帮前妻的妹妹陈小
华承包该项目，并于 4月 18
日交纳了竞租押金。可到了4

月 19日上午开竞标会前，另
一竞标者董玉成提出，“陈剑
英是公安民警，根据国家规定，
公安民警不能参与竞标。”

2006年 4月 20日，戴廷
远带着要求陈剑英退出竞标的
书面通知书来到祁阳县公安

局。但陈剑英却认为，竞标的
是他前妻的妹妹，与他无亲属
关系，不同意退出竞标。在办公
室，戴廷远和陈剑英竟拍着桌
子对骂起来。隔壁办公室的公
安民警李高山过来想制止吵
闹，却被戴廷远误以为前来帮

忙，与李高山扭打在一起。
见围观民警越来越多，戴

廷远便喊了声 “我是人大代
表！”人群中有人骂道：“你
算什么鸟人大代表”，这让

戴廷远愤怒了。此时，祁阳县
公安局局长刘和平、政委王

国宣也赶来了，戴廷远忙跑
到两位领导面前 “讨说法”，
没想到却被刘和平责问“为何
辱骂公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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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责问让秉公办事的

戴廷远备感委屈。戴廷远告诉
记者：“哪怕那时刘和平能为
我说一句公道话，也许后面的
事情就不会发生了。”当时正
在气头上的他，觉得整个公安
局都在和他过不去。于是，一
场针对祁阳县公安局与公安

局长的《血泪控诉》在他心中
逐渐成形。

于是戴廷远撰写了《血泪
控诉》和《呼吁》两篇文章，在
文章中罗列了祁阳县公安局的
种种“罪证”：“祁阳公安唯我
独尊、胆大妄为”，“可用钱买

法、警匪一家、敲诈勒索、草菅
人命”，并列举了公安局一系
列违法犯罪的“事例”。然后，
戴廷远通过包括网络控诉在内
的各种形式，向监察部门和社
会各界广为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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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帖子被转发到全

国各大网站后，立即引发了一
场规模浩大、旷日持久的网民
大批判。当时适逢原永州市公
安局副局长王石宾“护黑”案
被曝光，祁阳县公安局的形象
被愈描愈黑。

有网民质问：“永州市有个

公安局副局长才被抓了，现在祁
阳县公安局又开始犯事，永州的

公安怎么啦？”……网络批判愈
演愈烈，一些“莫须有”的恶名
被安到祁阳县公安局头上。祁阳
县公安局一位陈姓干警告诉记
者：“公安局本来通过努力工作
获得的一些荣誉被取消，刘局长
的民意测评也直线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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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阳县公安局局长面对

从天而降的各种无端指责，气
愤不已。经讨论，以刘和平为
法定代表人的祁阳县公安局
决定向祁阳县人民法院起诉
戴廷远。基于原、被告双方特
殊身份，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指定本市冷水滩区人民法院
异地审理此案。

审理此案的合议庭经过
法庭调查后，认为“戴廷远身
为县人大代表，在合法权益受
到侵犯时，即使是因为履行公
务，也应当通过正当途径、合
法手段向纪检部门提出控诉，

反映情况。而不应当将未经核
实的事情公之于众、广泛传

播，对刘和平等公安人员进行
人格丑化。”因此，法庭判决
戴廷远 “立即停止对祁阳县
公安局、刘和平等原告的名誉
侵害，在祁阳信息网、永州政
府网、湖南红网上为原告恢复
名誉、消除影响。”

主审法官伍建军副庭长
告诉记者，自认为秉公办事、
为民请愿的戴廷远，在得知自
己败诉的消息后，一气之下离

开了祁阳，跑到广东的亲戚家
里，将法院的判决抛之脑后。

他本人发的《血泪控诉》帖子
已被删除，可是网上的转、回
帖仍在继续。2007年 2月 5
日，法院应原告申请，在当地
报刊上发布了执行公告，却始
终无法找到戴廷远。

伍建军告诉记者，“戴廷

远主要是放不下面子，他德高
望重，又是因为工作引发纠
纷，自然不愿意公开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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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 2月 26日，记者

几经周折终于电话联系上了
戴廷远。一开始，戴廷远言词
中充满了委屈，在短信中称
“感国法难抗”，要“忍声吞
气下半生于广州”。

既然知道 “国法难抗”，
说明戴廷远还是懂法的。于是

记者再次拨打了戴廷远的手
机，与他进行了长时间的沟通。
记者就法院生效判决的效力、
上诉的程序等问题向戴廷远提
出了疑问，在充分肯定其工作
的基础上，记者合理分析了拒
不执行判决的后果，电话那头

的戴廷远反思了整个事件的始
末，在权益受侵害时，他的确应
当选择合法的形式保护自己。
沉思良久，戴廷远表示愿意通
过记者，“向无辜受到谴责的
公安干警与领导表示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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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3月2日上午 10

时许，株洲攸县的酒埠江仍处
在一片灰雾之中。

两层半的楼房，地面铺着
瓷砖，屋内摆放着一些简单家
具，这便是黄丰桥财政所原所
长刘红明的家。数年前，当地
的楼房还比较少时，刘家就早

早地修建了此房，但如今这里
却风光不再了。
“对他好的朋友不少，但

害了他的也是朋友。”在谭龙
姣的眼中，丈夫过于讲义气，
往往对朋友“优先”于家人。
因此，她对丈夫难免心生一丝

怨恨。
“他出生在一个悲剧家

族，也许注定了结局不怎么
好。”谭龙姣所指的“悲剧家
族”，正是刘红明的不幸身世。

刘红明的父母是老实巴交的农
民，全家仅靠着几亩薄田度日。
后来，父亲积劳成疾因病去世，
而刘的母亲与姐姐，都不同程
度地患有遗传性精神病。因此，
刘家家境穷困，早早懂事的刘
红明，从小就跟着哥哥姐姐做

些力所能及的农活。
在乡亲们眼中，刘红明一

直是一个勤劳、谦逊、乐于助
人的好孩子。儿时，天资聪颖
的刘红明比较贪玩，学习成绩
也不太理想。“初中毕业时，
是补考才过的关。”谭龙姣对

于丈夫少年时代的事情记忆
犹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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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毕业后，刘红明回到

乡广播站，当上了乡村放映
员，专门给村民放露天电影。
不知是父母的意愿，还是自己
有着远大“志向”，在干了一
段时间放映员的工作后，刘红
明又去了一所职业技校，继续
“深造”，拿回了一个中专文

凭。因为当时大学生还是凤毛
麟角，拥有中专文凭的都可以
算得上是有文化的。因此，

“镀金”返乡的刘红明很快进

了县广播局工作。但他觉得在
那里没有“前途”，便通过“找

关系”调往黄丰桥财政所，成
了一名普通干部。“他不懂法，
派到那种部门，迟早都会出事
的。”一名知情人当时曾如此
说道，不料竟一语成谶。

由于人勤快、脑子活，业
务能力强，刘红明深得当时领

导的赏识。摸爬滚打了十多年
后，他当上了财政所所长，成
为当地的“财神爷”。
“他是个很孝顺的儿子，

人非常随和。” 谭龙姣介绍
说，刘红明年事已高的老母

亲，已经没有劳动能力，与刘
的大哥住在一起。刘红明每年
都拿一部分生活费给老母亲，
并时常带礼物去看望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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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做事扎实、能力强，

出这样的事情太可惜了。”刘
红明的一个朋友对其自杀表
示惋惜。

在多年的工作中，工作认
真的刘红明，多次被县财政
局、乡政府评为先进工作者。
记者在刘家采访时，谭龙姣搬

出了一堆厚厚的获奖证书，这
些亮闪闪的证书见证着刘红
明曾经的光辉岁月。
“一当上所长，许多人都

盯上了他手中掌管的钱。”当
地一名村干部说，自从刘红明
上任后，当地一些缺乏资金的

小企业主都将目光投向了这
位“财神爷”。小时候，喜欢听
老人讲三国时关羽故事的刘
红明，非常钦佩古人的兄弟义
气。喜欢广交朋友的刘红明，
很快就与当地许多小老板结
成了好友。而这些所谓的“老

板”朋友，隔三岔五以流动资
金缺乏为由找他“帮忙”。自
觉朋友有难不能袖手旁观的
刘红明，都一一答应。但他的
工资并不高，因此只好偷偷地
挪用公款。
“他每次拿几万或几十

万元，都没超过一百万。”这
些情况，刘红明都是事后告诉

谭龙姣的。她说，刘红明“借
出”这些公款，自己并没有从

中收取任何利益，也未得到过
任何物质补偿，完全是出于朋
友之间的关照。由于这些人还
款都比较及时，所以刘红明每
次都能安全躲过有关部门的
检查。

正是因为刘红明的 “慷

慨”与豪爽，为其在当地赢得
了相当高的声誉与人缘。但
是，浮华的背后往往隐藏着血
的代价。在义气与法的抉择
中，身为政府公务员的刘红
明，一次又一次地舍法取
“义”，而这条资金链先天的

脆弱性注定了崩盘命运。
2004年，当地一名石灰

矿老板找刘红明借钱。由于数
额巨大，他只得以个人名义向
多位朋友借钱，最后将筹得的
120多万元借给对方。“他开
着跑车，住着洋楼，就是不肯

还钱。”原本这笔借款的期限
为一年，但一年后，对方却以
资金匮乏为由拖着不还。当
时，许多朋友上门要债，刘红
明只得赔笑脸，并以人格担
保，在一年中还清所有钱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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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 10月 29日，成

了53岁的刘红明人生的“败
走麦城”之日。那天，当地审计
部门发现刘红明所在的单位账
目存在问题，于是立即给他打
电话，要他回来协助调查。
“他认为自己没有贪污

受贿，不怕什么。”妻子谭龙

姣回忆说，当时，性格倔强的
刘红明将电话关机，拒绝回来
协助查账。

不久后，当地检察院以挪

用公款的罪名，将刘红明依
法拘留。在拘留所呆了一个
半月后，刘红明的儿子为其
办理了取保候审。
“我向法院起诉，要那个

老板还钱，他竟然要我不要告
他的朋友……” 谭龙姣对于

丈夫如此维护朋友表示了强
烈不满。据她介绍，当地检察

院核实刘红明 “挪用公款”
390多万元，但刘红明几乎全

部还了，只有以私人名义向朋
友借的 100多万元没有着
落。于是，谭龙姣向当地法院
起诉，欲向那名石灰矿老板讨
回借款，但刘红明得知此消息
后，立即要她撤诉，理由就是
“对方是自己的朋友”。

“别人都把他害成那样
了，他还把对方当成朋友。”
刘红明这样的举动让谭龙姣
感到无可奈何，但最终还是遵
从丈夫的意愿撤了诉。

从拘留所出来后，刘红明
虽然仍继续上班，但已无实

权，并不再承担具体工作，只
是每天到办公室转一转。
“他每天就是去要钱，但

一次次失望而归。” 谭龙姣
说，之后的一个半月，刘红明
更加沉默寡言，终日紧锁眉
头。每天的“工作”就是去追

债，但结果都是一无所获。
年关将近，从前借钱给

刘红明的朋友，都纷纷上门
要债，这让他觉得非常愧对
朋友。

2007年1月27日，正当人

们红红火火地筹办年货时，刘
红明却选择了离开这个尘世。

当天中午，谭龙姣曾给还
在办公室的丈夫打电话，但刘
红明迟迟未接。过了好一阵，
话筒那边才传来丈夫非常低
沉的声音：“我刚才在睡觉，

没有听到……”谭龙姣还说，
当时刘红明正准备找一个好
友倾诉自己的烦心事，不料对
方出差了，结果他没有找到倾
诉对象。“要是他当时说出来
就好了，也许就不会走上绝路
了。”谭龙姣说。

当晚9时许，刘红明在留
下四封遗书后，将一根麻绳系
在办公室的吊扇上，将绳子打
了个死结，然后把自己的头颈
伸了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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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早就准备自杀了，

不然不会写遗书。” 谭龙姣

说，四封遗书，一封给检察院，
表明所有责任都一人承担；第

二封遗书是给儿子的；第三封
是给妻子的，希望她照顾好儿
子；第四封是写给数位好友
的，希望对方能借钱给其家
人，为他办丧事。

为何刘红明选择自杀呢？
坊间传言之一，是刘因赌博挪

用了公款，并受贿，无法偿还，
只好自杀。另外一个传言则
是，刘实在是无颜面对借给他
钱的朋友，而他又不知如何对
付那名石灰矿老板，最后在两
难情况下自缢。
“他有可能是压力太大，

精神出了问题。” 谭龙姣表
示，由于刘家有家族精神病
史，有可能刘在巨大的压力下
患病，最后选择了这样极端的
解脱方式。

随后，记者找到该县检察
院反贪局的工作人员。对方表

示，刘的问题主要是挪用公
款，并非贪污受贿。由于刘已
去世，案件该如何处理，相关
领导正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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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听说政府给了20万

元安家费！”当地一名村民告诉
记者，在刘红明去世后，“安家
费”事件再次掀起风波。

而据谭龙姣介绍，出事
后，出于人之常情，黄丰桥乡
政府确实给了他们 2万元安
家费，而并非外界传说的那

么多。
已经下岗多年的谭龙姣，

现在无分文收入，每年还要交
数千元的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
费。刘的小儿子还在北京读书，
大儿子虽已上班，工资也不高，
一家人的经济非常窘迫。

“他是有问题的官员，死
了怎么还可以得安家费？”一
名村民愤愤地说。

而当地一名政府官员告
诉记者，他们给死者安家费也
是出于人本关怀，毕竟对方也
为当地做过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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